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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面 罩 、青 铜 人 像 、青 铜 尊 、玉

琮、象牙微雕……刚刚过去的中秋小

长假，三星堆博物馆（图⑤）共接待游

客超过 3.6 万人次，同比增长将近一

倍。这座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建成的

博物馆，为何如此受到关注？

缘 于 老 馆“ 上 新 ”了 ：2021 年 3
月，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公布，三星堆

遗址又新发现 6 座古蜀祭祀坑，并出

土大量重要文物。2021 年 9 月，四川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通 报 了 3、4 号 坑

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发现包括完

整金面罩、青铜神坛、神树纹玉琮、铜

扭头跪坐人像等一批文物。这些文

物不仅进一步说明三星堆文化的发

达灿烂，更向人们展现了中华文明早

期相互交融的辉煌图景。

考古有了先进技术保障

1929 年，一位农民在广汉三星堆

月亮湾台地掏沟时，发现一坑 400 余

件精美的玉石器。一时间，“广汉玉

器”声名鹊起，持续 90 多年的三星堆

考古就此拉开了大幕。

1934 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考

古人员在月亮湾玉石器坑地点附近，

进行了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考古发

掘。当时出土、采集了 600 余件玉石

器和陶器，考古人员提出了“广汉文

化”的概念。

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四川省在三

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并对月亮湾

台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认识到三星

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一个极为重要

的政治中心。

上世纪 80 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持续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考古调查（150 平方公里）、考

古勘探（12 平方公里）和考古发掘（1.2
万平方米）工作，古蜀王国的发展轮

廓，呼之欲出。

1986 年 7 月，三星堆附近农民取

土烧砖，突然在地下约 2 米深的地方

挖出了几件玉器。考古人员闻讯赶到

进行保护。神秘的青铜神树、夸张的

纵目面具、挺拔的青铜人像……超过

1700 件价值重大的珍贵文物横空出

世，震惊世界。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

就此被发掘，“一醒惊天下”。

“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当年我们只

抢救性发掘了一、二号祭祀坑，对祭祀

区并没有进行全面了解。”当时的考古

队领队陈显丹略带遗憾。由于技术条

件限制，祭祀坑区域最终建设成为古

遗址公园，与陈列文物的三星堆博物

馆遥遥相望，这一封存就是 30 多年。

2019 年，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与四川省组织实施的“古

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支持下，三星

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再次启

动。这一次，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预

案层层审批不断完善，各种高科技设

备充实到发掘和研究多个环节，全国

34 家科研单位集体攻关……再也不

见当年的困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告诉记

者，与 1986 年相比，此次考古是把先进

的实验室搬到田野考古现场的新尝

试。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多功能

考古操作系统、文物应急保护平台、可

以远程传输数据的专家会诊室……技

术保障使得发掘与保护同步、多学科

融合、多团队合作成为可能。

考古大棚还设立了有机质文物应

急保护室，配备了低温保湿柜、生物低

温采样箱等设备，可对出土的角骨蚌

牙、纺织品、漆木器开展应急保护。象

牙雕刻样本要接受记录检测和扫描，

在放大镜下能够看清美丽的回形纹

饰。还设立了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

室，配有离子色谱、整体提取设备，可

对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器进

行应急保护。

有哪些精彩看点

目前，三星堆博物馆一共有两个

常设展馆——青铜馆、综合馆。青铜

馆为青铜器主题专馆。综合馆全面系

统地介绍古蜀历史及三星堆古蜀国在

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看点：大型青铜通天神树

综合馆的压轴展品是大型青铜通

天神树（图②）。它由底座、树和龙三

部分组成，造型奇异、风格瑰伟，体现

了高超的冶铸技术和艺术水平，是我

国迄今所见的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

的。青铜神树铜树底座呈穹隆形，其

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

状镂空虚块面构成，构拟出三山相连

的“神山”意象。博物馆讲解员风趣地

说：“这是三星堆先民创造出的古代航

天工程，因为它是通天地的。”

看点：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

行至青铜馆，第一个展厅即面具

厅。讲解员介绍，以纵目面具为代表

的青铜面具群，是三星堆最有特色、最

具精神文化内涵的文物类型之一。三

星堆遗址共出土青铜人面具 20 余件，

这些面具均与人脸“三庭五眼”的标准

比例不合，五官的夸张正是为了拉大

与现实的距离而凸显其神性。

眼前这具商代青铜戴冠纵目面具

（图③），造型十分奇特。面具双眼眼

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 10 厘米，双

耳向两侧展开。据说，该面具出土时

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有专

家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

有关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由

此判断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

“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看点：青铜大立人

青铜大立人（图⑥）是三星堆文物

中又一件举世瞩目的重器。它分人像

和底座两部分，人像高 172 厘米，头戴

高冠，身穿窄袖衣，脚戴足镯，双手环

握中空，环抱胸前，形象典重庄严。它

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

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

自 1934 年首次考古发掘以来，三

星堆遗址共开展了 37 次发掘，

历 次 考 古 出 土 的 铜 器 、玉 石

器、金器、陶器和象

牙 等 的 数 量 已 超

过 5 万 件 。 这 些

“沉睡三千年”的绝

世珍宝，不仅展示了

古 蜀 文 明 的 独 特 性 、

创造性，更彰显了古蜀文明作

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重要地

位，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起源发展提供了无可辩驳的

典型实证。

看点：金面罩

金面罩（图①）在三星堆遗址 3 号

坑出土。这具新发现的金面罩重约

100 克，是目前三星堆发现最完整的

一件。

看点：铜扭头跪坐人像

三星堆遗址 4 号坑出土的铜扭头

跪坐人像（图④）。人像呈跪坐姿态，

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

方，两膝贴地，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

起。人像身体重心在左肩与双手手掌

之间卡槽的位置，表现出强烈的负重

感。4 号祭祀坑发现的铜扭头跪坐人

像共有 3 件，不同于三星堆此前出土

的抽象化青铜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

更接近真实的人体。

（图①图④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提供，其余图片由三星堆博物馆

提供）

1929 年，当一批玉石器从四川广汉流出，人们就开始孜孜不倦

地探索四川古代文明。经过几代考古人不懈的努力，很多重要遗址

被发现，大量珍贵文物出土，诗仙李白感叹的“开国何茫然”的古代蜀

国历史正逐渐清晰。

目前，考古学家们已基本厘清了古蜀文明的演进脉络，即以成都

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到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

文化，再到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金沙十二桥文化，最后到以成都

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的战国青铜文化，直至公元前 316 年

秦并巴蜀，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

说，众多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现出灿若繁星、明如皓月的古蜀文明。

宝墩文化时期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为探寻三星堆文化的源流，考古工作者在

成都平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

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大邑高山等 8 座史前古

城遗址。这些古城都有高大的城墙，有的还有大型建筑基址，生产工

具主要是石器，也有极少量的玉器，制陶业发达，陶器组合为绳纹花

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地尊等。因宝墩遗址最具

代表性，故其统一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尚处于文明孕育时

期，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曙光。三星堆遗址也发现了大量与宝墩文化

特征相同的器物，有的专家认为宝墩文化孕育了辉煌的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时期

三星堆文化距今约 3700—3200 年，是古蜀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除了金器、铜器、玉器、象牙外，该时期仍使用石器。陶器以小平底

罐、鸟头把勺、高柄豆为组合。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在三星堆发现的 8
个坑都属于三星堆文化较晚时期，年代距今 3200—3000 年。

依据一、二号坑的考古发掘报告，两坑共出土文物 1700 余件，除

去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具、青铜人头像等造型奇特的文物

以外，大多数出土物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出土同类器物相同或

相似，比如青铜容器的尊、罍，玉器中的璋、戈、璧等玉礼器，斧、锛、凿

等玉质工具。可以说，三星堆文明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之上，融合了

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考古

学文化。在这一文化之中，宗教祭祀活动占有重要地位。

金沙文化时期

在距今约 3000 年，三星堆被逐渐废弃，成为一般的聚落遗址。古

蜀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地，从而进入以金沙遗址为代表

的新的发展阶段——金沙文化时期，其年代约为距今 3200—2600年。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区发现抚琴小区、

十二桥等数十个晚商到西周时期的遗址，它们与金沙遗址、羊子山土

台遗址等商周遗址共同构筑起古蜀文明的又一次辉煌。在这些遗址

中，金沙遗址面积最大、出土文物级别最高，成为这些遗址的中心，为

继三星堆之后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考古工作者在金沙遗址

发现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地、专用祭祀区等，陶器组合有小平底罐、

圈足罐、尖底杯、尖底盏等。同时，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了大量与

三星堆祭祀坑相似甚至相同的文物，除了大型特殊青铜器以外，其他

器物如玉器、石器、金器几乎完全相同。比如，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金

冠带上的纹饰都是由人头、箭、鸟、鱼组成，两地发现的金面具、玉戈、

玉璋、有领璧形器等文物在造型和风格上高度一致。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高度相似的器物群和埋藏方式，在宗教

信仰、城址布局及时间延续上都可以看出金沙文化直接秉承了三星堆

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精进。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

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

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晚期蜀文化

大约在春秋中期（公元前 600 年左右），金沙王国已渐趋衰微，其

中心位置或已转移。随着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葬、新都马家大墓、青

白江双元村等一批战国时期墓葬的问世，人们见证了晚期蜀文化的

再度辉煌。这一时期，发现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具有巴蜀地区共同

特征的青铜兵器，这些青铜兵器以戈、剑、矛等器型为主，数量众多，

类型繁复，多数兵器还铸有精美的纹饰以及难解的图案，为晚期蜀文

化注入新的特点。公元前 316 年，秦并巴蜀，至西汉中期汉武帝时

期，巴蜀文化最终融入汉文化中。

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将“宝墩文化”称为蜀文化的萌芽；三

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早期蜀文化发展的两个高峰阶段，也称之为

三星堆文化期、金沙·十二桥文化期；而以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葬、新

都马家大墓、青白江双元村等为代表的战国时期墓葬则归于晚期蜀

文化。这些古文化遗址如满天星斗，共同架构出古蜀文明雄浑壮阔

的社会历史图景。

未解之谜

象牙具体作何用途？

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及象牙制品等骨角

牙器，有所不同的是，三星堆的象牙多数都经过火烧，而金沙遗址的象

牙均未经火烧直接埋入土中。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出不同时期人

们对待象牙的使用目的有所不同。但具体为何种用途，尚无法知晓。

面具为何频繁出现？

三星堆和金沙都有面具发现，但从使用情况看，三星堆对面具的

使用更为频繁和重视。面具在古蜀国祭祀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仍需

要更多研究。

青铜立人中空双手握着什么？

三星堆和金沙各发现了一大一小青铜立人，他们都作同一种手

势。这种相似性反映了两个遗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或类似的宗教

仪式规范，昭示了两个遗址间紧密的传承关系。但中空的双手究竟

握着何物？抑或仅仅是一种仪式的状态？目前也是一大谜题。

古蜀文明是否有文字？

尽管我们在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发现有明显的刻划符号，但也只

是零星发现。而在金沙遗址，尽管有卜甲出土，却未曾发现明显符号刻

划痕迹。因此，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我们都还没有找到

有文字的确切证据，古蜀文明是否已使用文字还有待更深入的发掘。

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还是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带给我们巨大的惊

喜，足以让我们为古人的智慧惊叹，它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谜团。

相信随着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工作的开展，将有更多古蜀文明的蛛丝

马迹一一展现，为我们冲破萦绕在古蜀文明面前的重重迷雾。

（作者单位：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三星堆背后的古蜀文明
朱章义 郑漫丽 田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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